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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蘭
芳
和
薛
覺
先
畢
生
注
重
氣
質
修
養
，
豐
富
學
識
，
嚴
於
律
己
，
至
善
至
美
。

有
人
問
：
﹁梅
蘭
芳
並
非
詩
人
，
何
以
他
扮
演
的
林
黛
玉
有
詩
意
？
﹂
長
期
在
梅
身
邊

工
作
的
許
姬
傳
答
道
：
﹁他
從
小
就
和
羅
癭
公
、
樊
樊
山
、
陳
師
曾
、
李
釋
戡
等
富
有

學
養
的
社
會
名
流
朝
夕
相
處
，
從
潛
移
默
化
中
改
變
了
氣
質
，
既
有
詩
意
，
又
無
行
內

習
氣
。
這
從
日
本
、
歐
美
等
評
論
家
的
筆
下
，
可
以
看
到
國
際
社
會
對
他
修
養
學
識
的

充
分
肯
定
，
在
美
國
演
出
後
，
得
到
兩
個
文
學
博
士
榮
銜
就
是
最
有
力
的
例
證
。
﹂
據

當
年
在
美
國
觀
看
過
梅
蘭
芳
表
演
的
人
回
憶
，
梅
在
舞
台
上
是
嬌
柔
典
雅
、
多
姿
多
采

的
中
國
古
代
女
子
，
在
公
開
社
交
場
合
上
，
卻
是
個
堂
堂
正
正
、
風
度
翩
翩
的
現
代
男

子
漢
，
男
女
形
象
完
全
不
同
，
同
樣
都
自
然
、
大
方
、
得
體
，
顯
現
中
國
藝
術
家
的
卓

越
才
華
和
藝
術
修
養
，
實
在
不
可
思
議
。
歷
史
學
者
唐
德
剛
曾
盛
讚
梅
蘭
芳
：
如
果
男

性
之
間
也
有
一
個
人
可
以
稱
做
﹁天
生
尤
物
﹂
的
話
，
這
個
人
應
該
就
是
梅
蘭
芳
！
梅

蘭
芳
的
名
字
不
用
說
將
來
是
與
中
國
的
歷
史
同
垂
不
朽
了
。
但
他
之
所
以
能
名
垂
史
冊

，
是
因
為
他
男
扮
女
的
藝
術
魅
力
！

薛
覺
先
的
家
教
和
學
歷
是
戲
行
獨
特
、
罕
見
的
，
既
有
國
學
基
礎
，
又
受
西
方
教

育
，
堪
稱
學
及
中
西
，
為
粵
劇
行
內
獨
樹
一
幟
，
絕
無
僅
有
。
一
九
三
五
年
，
薛
覺
先

被
接
受
為
倫
敦
﹁國
際
哲
學
科
學
藝
術
學
會
﹂
會
員
，
獲
得M

.S.P

榮
銜
，
其
生
平
被

收
入
英
文
的
《
華
北
名
人
錄
》
之
中
。
他
獨
具
藝
術
天
賦
，
興
趣
廣
泛
，
多
才
多
藝
。

根
據
一
九
二
七
年
香
港
一
份
小
報
《
華
星
》
報
道
，
薛
覺
先
在
上
海
學
社
交
舞
，
回
廣

東
後
，
原
本
是
英
雄
無
跳
舞
之
地
，
及
至
香
港
英
皇
酒
店
增
設
舞
池
，
薛
覺
先
每
次
到

香
港
，
一
定
會
帶
同
夫
人
唐
雪
卿
到
英
皇
酒
店
跳
舞
，
是
﹁舞
林
高
手
﹂
。
長
時
間
與

鄧
芬
、
江
孔
殷
、
南
海
十
三
郎
等
社
會
名
流
交
往
，
薛
覺
先
是
同

樣
具
有
氣
質
修
養
的
文
化
人
，
而
非
一
般
的
﹁戲
子
﹂
。

一
九
三
八
年
初
，
梅
蘭
芳
舉
家
移
居
香
港
，
與
薛
覺
先
交
往

更
加
密
切
。
一
九
四
一
年
七
月
十
日
、
十
一
日
在
香
港
太
平
戲
院

舉
行
﹁全
港
平
（
京
）
劇
名
票
義
演
﹂
，
為
抗
日
前
線
籌
款
。
演

出
由
梅
蘭
芳
博
士
揭
幕
，
王
元
龍
等
眾
多
京
劇
名
家
粉
墨
登
場
，

薛
覺
先
、
唐
雪
卿
作
為
京
劇
﹁名
票
﹂
參
與
其
中
，
薛
覺
先
與
汪

化
真
、
曹
癡
公
合
演
《
追
韓
信
》
，
與
鮑
世
英
、
王
元
龍
合
演

《
鐵
公
雞
》
（
三
本
）
，
獨
自
演
出
《
古
城
會
》
；
唐
雪
卿
與
徐

琴
芳
、
王
豐
生
合
演
《
四
郎
探
母
》
。
作
為
粵
劇
名
角
的
薛
覺
先

、
唐
雪
卿
，
在
京
劇
大
師
梅
蘭
芳
面
前
表
演
京
劇
，
沒
有
超
人
技

藝
、
勇
氣
和
膽
識
，
豈
敢
﹁班
門
弄
斧
﹂
，
開
創
粵
劇
界
先
河
，

誰
可
企
及
！
難
怪
京
崑
名
家
俞
振
飛
這
樣
說
：
薛
氏
﹁黃
孟
梁
都

是
京
劇
、
崑
曲
迷
﹂
，
﹁既
熟
悉
，
又
熱
愛
﹂
，
他
們
演
出
的
京

劇
，
﹁更
是
惟
妙
惟
肖
，
無
論
行
內
行
外
一
致
讚
揚
﹂
。
薛
覺
先

與
梅
蘭
芳
、
俞
振
飛
等
京
崑
名
家
的
君
子
之
交
，
就
是
建
之
於
對

戲
曲
藝
術
的
一
片
赤
誠
和
高
貴
的
氣
質
修
養

基
礎
之
上
的
，
歷
經
風
雨
，
恆
久
不
衰
。
與

薛
覺
先
相
知
相
交
三
十
餘
年
的
鄧
芬
，
曾
有

對
聯
相
贈
：
﹁生
擬
入
室
隨
李
廣
，
死
當
穿

塚
傍
要
離
﹂
，
充
分
展
現
兩
位
藝
術
家
彼
此

尊
重
、
生
死
忘
形
的
真
摯
情
誼
。

南
薛
北
梅
，
德
藝
相
馨
，
有
口
皆
碑
，

為
戲
行
師
表
。

梅
蘭
芳
待
人
至
誠
，
無
論
行
內
行
外
，
地
位
高
低
，
一
視
同

仁
，
平
等
相
待
。
梅
蘭
芳
四
歲
喪
父
，
十
五
歲
時
又
失
去
母
親
，

幼
年
失
怙
，
祖
母
陳
太
夫
人
在
梅
蘭
芳
成
長
過
程
中
傾
盡
了
心
血

，
他
自
當
感
恩
圖
報
。
一
九
二
四
年
，
陳
太
夫
人
辭
世
，
開
弔
之

日
，
擺
的
是
燕
翅
席
。
弔
唁
賓
客
中
有
各
界
名
流
、
梨
園
名
家
、

軍
政
要
員
、
商
業
鉅
子
；
可
是
，
也
有
幾
十
個
﹁趕
分
子
﹂
的
客

人
不
請
自
到
，
就
是
附
近
的
街
坊
，
他
們
當
中
有
棚
戶
、
有
攤
販

、
有
拉
洋
車
的
、
撿
破
爛
的
，
都
是
一
夥
子
窮
哥
們
，
有
的
人
衣

衫
襤
褸
、
蓬
頭
垢
面
，
甚
至
光
着
腳
丫
子
，
這
些
﹁趕
分
子
﹂
依

次
在
陳
太
夫
人
的
靈
前
磕
頭
，
梅
蘭
芳
必
還
一
個
頭
。
弔
唁
賓
客

行
禮
之
後
依
次
入
席
，
幾
十
個
窮
哥
們
的
到
來
，
打
亂
了
原
訂
安

排
，
管
事
的
忙
告
梅
蘭
芳
：
﹁老
闆
，
附
近
臨
時
來
的
街
坊
是
不

是
變
通
一
下
，
改
擺
幾
桌
像
﹃接
三
﹄
那
樣
的
炒
菜
麵
？
﹂
梅
蘭

芳
當
即
攔
住
：
﹁不
行
！
怎
能
嫌
貧
愛
富
呢
！
都
是
一
樣
給
老
太

太
行
禮
的
，
是
看
得
起
咱
們
。
人
有
大
小
，
口
無
尊
卑
。
一
律
照

常
擺
翅
子
席
，
少
一
道
菜
也
不
行
﹂
。
﹁人
有
大
小
，
口
無
尊
卑
﹂
，
響
徹
雲
天
的
醒

世
恆
言
。

薛
覺
先
有
廣
闊
胸
懷
，
君
子
雅
量
，
不
結
私
怨
，
坦
蕩
待
人
。
薛
氏
走
紅
的
二
十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初
，
作
家
巴
金
到
廣
州
旅
遊
，
寫
了
多
篇
散
文
《
旅
遊
隨
筆
》
。
他
看

了
薛
覺
先
演
出
的
粵
劇
，
發
表
了
自
己
的
觀
感
，
其
中
有
﹁薛
覺
先
﹂
一
文
，
毫
不
客

氣
地
提
出
嚴
厲
批
評
，
甚
至
否
定
。
巴
文
稱
薛
氏
的
戲
，
﹁全
是
些
鬼
魂
﹂
，
﹁男
的

帶
奴
隸
相
，
女
的
帶
娼
妓
相
﹂
；
﹁海
珠
戲
院
內
吵
鬧
，
談
笑
、
喝
茶
、
嗑
瓜
子
，
人

走
來
走
去
，
空
氣
齷
齪
、
悶
人
…
…
無
不
應
有
盡
有
。
﹂
巴
金
的
文
章
同
時
對
中
國
戲

劇
、
東
方
文
化
提
出
了
自
己
的
看
法
。
處
於
當
紅
時
期
的
薛
覺
先
，
聽
慣
了
來
自
各
方

面
的
批
評
、
指
責
，
也
聽
到
了
更
多
的
稱
讚
、
奉
承
，
他
一
面
努
力
提
升
自
己
的
表
演

技
藝
，
改
革
粵
劇
；
另
一
方
面
，
不
斷
淨
化
舞
台
，
改
革
劇
場
陋
習
，
使
粵
劇
逐
漸
走

向
健
康
發
展
之
路
。
八
年
之
後
，
也
即
一
九
四
一
年
十
二
月
，
日
本
侵
佔
香
港
，
巴
金

和
內
地
一
大
批
文
化
人
滯
困
愁
城
，
都
想
方
設
法
逃
離
魔
窟
。
巴
金
手
頭
缺
少
盤
纏
，

在
友
人
的
引
薦
下
拜
訪
薛
覺
先
，
希
望
得
到
資
助
。
深
明
大
義
的
薛
覺
先
，
立
即
解
囊

相
助
，
解
除
了
巴
金
的
困
境
。
在
巴
金
嚴
厲
地
批
評
薛
覺
先
的
文
章
發
表
二
十
一
年
後

的
一
九
五
四
年
，
薛
覺
先
隨
﹁廣
州
市
粵
劇
團
﹂
到
上
海
演
出
，
巴
金
再
次
觀
看
了
薛

覺
先
的
演
出
，
給
予
高
度
評
價
，
巴
金
感
嘆
地
說
：
﹁薛
覺
先
抱
着
改
良
粵
劇
的
決
心

去
演
戲
，
結
果
戲
劇
亦
改
變
了
他
。
﹂

時
光
飛
逝
，
薛
覺
先
、
梅
蘭
芳
先
後
離
開
我
們
已
經
四
、
五
十
年
了
，
他
們
創
建

的
豐
功
偉
績
、
光
輝
燦
爛
的
藝
術
人
生
，
留
下
寶
貴
的
藝
術
財
富
和
精
神
財
富
，
將
永

遠
銘
刻
在
世
人
的
心
中
。

（
《
薛
覺
先
與
梅
蘭
芳
》
之
六
，
全
文
完
）

NBA 球賽舉辦了五
十餘年，似乎從來沒有一
位球員於球賽結束後，有
這麼多球迷關注着他的一
舉一動，有的也只有姚明
一人。關注他的球迷，不

僅僅是得州休斯敦火箭隊的球迷，還有遍
及美加的亞裔球迷，以及東半球的中國國
土上的球迷及亞洲鄰國的 「粉絲」，因為
他們都一致認為，姚明能夠立足於世界籃
球水準最高的美國 NBA中，是中國人的光
榮，也是亞裔人的驕傲。因此，他在場上
受傷，牽動着場外億萬球迷的心弦，他入
院接受手術的消息，也成了億萬球迷追逐
的重要新聞。

七月二十二日，姚明成功地接受手術
。翌日休斯敦發行量最大的《休斯敦紀年
報》（Houston Chronical），以首版版面報
道這個喜訊，並且把動手術的赫曼醫院，
主診克蘭頓醫生，及姚明的照片，一起刊
登出來，以饗讀者。報道引述醫生的說話
：姚明只需留院觀察傷口有無細菌感染，
如無變故，即可回到休市家中療養。

一如主診醫生所料，姚明手術後狀態
良好，業已出院，其父母悉心照料，其太
太也正由上海返美途中。火箭隊官方並沒
有宣布姚明具體的復出時間，他們只是鎖
定姚明將參加二○一○─ 二○一一年的
夏季訓練營，這意味着姚明肯定缺席來屆
的全部比賽，休養一年。

不過廣大球迷心中明白：姚明肯定不會投閒置散的。
然則他心中的計劃又如何呢？根據 「姚明之友」的核心人
物透露他有以下的安排：

手術後七天，住院養傷，以便克蘭頓醫生仔細觀察手
術的效果和反應。

手術後六至八周：拄拐行走。在出院兩個月後，姚明
的左脚需要進行固定手術，減少外力影響，用拄拐行走，
還要戴上護具，以策萬全。

今年年終至明年四月，姚明在靜心養傷，試行漫步時
，他是人閒心不閒，因為他成功地收購了上海男籃，十二
月CBA將開鑼，姚明將花心思去協助球隊擦亮招牌，打
出成績。了解姚明心思的人士估計，他會利用自己今時今
日在NBA的人脈關係，為上海男籃穿針引線，找來一些
有實力的外援來拚出佳績。

明年五月至七月，姚明會到四川汶川去，重訪地震後
災區居民，再一次為他們祝福和提供援助。

明年八月至十月，恢復訓練，他將重新走回豐田體育
館裡，穿上戰衣，與隊友一起練習，力求創造優異的成績
，以回答廣大的火箭隊球迷對他的熱誠愛戴與支持！

說來見笑，作為一個外地人
，未在北京喝豆汁之前，我猜想
豆汁一定和家鄉的豆漿差不多，
未曾想到在京喝的豆汁與預想中
的口味大相逕庭，真是一字之差
，失之千里。

那天從天壇北大門出來，迎面就看見對面路上一
家豆汁店。前天晚上曾向酒店的人打聽過北京的豆汁
店，就曾聽介紹說天壇北大門對面的那家不錯，急忙
進去，店堂裡有很多顧客，生意很好，顧客們在窗口
排隊，我趕緊一邊排隊，一邊看人家買什麼，後來學
着當地人的樣子買了一碗豆汁，二隻焦圈。

豆汁黑黑的，稀稀的，焦圈炸得黃黃的，想像應
該很酥。買到手，端到桌上，喝一口豆汁，第一感覺
竟如泔水一般，味道太怪了，再不敢喝第二口。只見

隔壁的大爺喝得有滋有味，啜幾口切得細細的醬菜，
桌上幾個人說着地道的北京話，有說有笑，其樂
融融。

豆汁在北京極負盛名，它歷史悠久，在遼、宋時
代就是民間大眾的食品。豆汁是製作綠豆澱粉或粉絲
的下腳料，用綠豆浸泡後捻去皮撈出，加水磨成細漿
，倒入大缸內發酵，沉入缸底的為澱粉，在上面的就
為豆汁。

以前在京城街頭巷尾賣熱的豆汁，鋥亮的小鋼鍋
用小火熬着一鍋豆汁，路邊行人在長椅上坐下，隨便
來一碗熱乎乎的豆汁，就着鹹菜，脆脆的焦圈，可惜
這樣的情形已不可見。

喝豆汁在北京是一道風景，一直受到北京人的喜
愛。在梁實秋、老舍寫京城的文章裡經常有所提及，
汪曾祺甚至在一篇散文中說： 「沒有喝過豆汁兒，不

算到過北京。」
據說寫《城南舊事》的台灣作家林海音，幾十年

後回到北京後，向接待她的北京作家鄧友梅提出一個
要求，找地方喝碗豆汁兒，帶北京兒化音的 「豆汁兒
」，一下子就似乎回到了童年。一碗豆汁，在名家的
筆下其味無窮。

在梨園中，很多名角也對豆汁情有獨鍾，當年戲
劇大師梅蘭芳就非常喜歡喝豆汁。梅蘭芳住在北京的
時候，有一陣子每到下午就在外面端一鍋豆汁兒，每
人喝上一碗；有一段時期他在上海，他的弟子言慧珠
從京抵滬演出，特地用一個四斤裝的大瓶裝了豆汁，
空運上海，以饗尊師，曾一時傳為佳話。

雖然還不習慣喝豆汁，吃不出那種又酸又甜的獨
特味道和黏稠滑潤的獨特口感，但坐在豆汁店內已感
受到一種濃濃的京味文化。

不久前，《大公報》以整版篇幅
刊登了已故老社長、蜚聲國際的政治
家、社會活動家、香港愛國新聞界傑
出的領軍老前輩費彝民先生的女兒、
全國人大代表費斐女士，紀念費公誕
辰一百周年的文章《女兒眼裡的父親

》，她以許多鮮為人知的感人事跡，生動地描繪了費公光
輝的一生，展現出費公德高望重的無窮魅力；文筆清新，
樸實無華，娓娓道來，情真意切，恰似 「天街小雨潤如酥
」，沁人肺腑而催人奮進。

知人善任 不拘一格
人才建設、團隊建設，是辦好事業的根本。費公求才

如飢似渴，愛才如手足親人；為此，他禮賢下士，知人善
任，不拘一格；他待人以誠、報人以德，滿腔熱情地助人
排憂解難，無私無畏地保護困境中的同仁；他那崇高的人
格魅力和海納百川般的胸襟，就像磁鐵般地發出強大的凝
聚力，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
因素，為新聞事業培養人才、儲備人才，為《大公報》的
發展壯大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傾注了畢生的心血，人們是
不會忘記費公的！

有一位老總在抗戰期間從燕京大學新聞系畢業後，就
考進重慶《大公報》，勝利後轉到香港；在極左思潮的影

響下，有人懷疑他 「政治上有問題」，要把他調離。但費
公見他通諳兩國語言，對國際問題很有研究，從重慶到香
港，一貫勤勤懇懇，為人正直，對事業忠心耿耿。費公寧
願頂着 「用人不當」的大帽子，也決不輕易地放走這個難
得的人才。於是費公親自組織調查取證，排除了對他的懷
疑，作出實事求是的公正結論，並找他談心，委以重任。
他所寫的國際問題評論，不僅擊中要害，而且具有很強的
預見性，成為極受重視的國際問題專家。他在身處困境時
，曾有外報以高於大公報雙倍甚至三倍的薪金 「挖角」，
他不但不為所動，反而把家族分給他的一所在天津的大宅
，無償地獻給了國家。有人說他是 「傻佬」，但他說：
「我是把大公報作為崇高的事業來幹的，我能與費公共事

一世，把一生都交給了 『大公』，真正的 『從一而終』，
值！」他如此丹心不二，幾十年如一日，退休後仍然筆耕
不輟，為報紙寫評論，直到病臥不起。

與此同時，費公還從報館工友中選拔為人正派、有一
定文化基礎的年輕人，由報館出資讓他們進修學業，培養
他們當記者、當編輯，使他們成為新聞團隊中的生力軍。
還有一些經過暴風驟雨和殖民主義者鐵窗大牢的考驗、德
才兼備的愛國青年，費公都委以重任，使他們充分發揮才
智，從而使《大公報》的隊伍，能保持團結和諧，成為新
聞戰線的一支愛國愛港立場堅定的鐵軍。

辦報方針 堅定不移
「立足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費公對此辦報

方針，堅定不移。抗戰勝利後，《大公報》在香港復刊以
來的各個歷史時期和各種複雜的情況下，都堅持了這一原
則，義無反顧地支持愛國事業，光明磊落地擁護人民政權
；特別是在解放戰爭中，費公主持下的《大公報》，不怕
國民黨特務的威脅和港英當局的迫害，堅持連續報道解放
大軍的輝煌戰績，分析蔣軍必敗的原因，宣傳解放軍的俘
虜政策，對瓦解反動派的軍心，鼓勵他們起義投誠、棄暗
投明起到了一定作用。

新聞界名人、專欄作家，原國民黨 「中央社」資深記
者趙浩生，在一篇文章中談到他採訪原國民黨軍東北 「剿
總」司令杜聿明將軍時，問他被解放軍俘虜時曾表示拒絕
投降，後來是什麼力量使他改變了反共初衷？杜聿明斬釘
截鐵地說： 「看了《大公報》！」這個意想不到的回答，
使趙浩生大為驚愕，盛讚《大公報》 「是中國近代史上最
翔實、生動、文采燦爛的記程碑」，《大公報》社論成了
他必讀的 「日課」。

新中國成立後，對內地建設的報道，更是費公極為重
視的主題，特別是在打倒 「四人幫」後，對關係到國家前
途命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報道，費公利用在北
京的關係加強溝通，及時準確地把全會確定的方針、路線
和各項政策，貫徹到報道中來，使《大公報》成為國內新
聞的權威。有的傳媒歪曲事實，甚至造謠誣衊，讀者都從
《大公報》上找真相，以《大公報》的報道為憑據進行反

駁。與此同時，費公借改革開放之東風，首先在北京建立
大公報辦事處，為後來在各省市形成網絡取得經驗，打下
基礎。

為加強《大公報》 「面向世界」的作用，費公親自動
手，創建《大公報》海外版，並在倫敦和巴黎建立辦事處
和記者站，派出長駐記者和特約記者。《大公報》歐洲版
幾乎覆蓋西歐各主要國家；美洲版則從美國和加拿大擴展
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島國。特別是海外版所傳達的鄉音
鄉情，對促進流落在北美的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回歸祖國，
起到了積極作用。哥斯達黎加一位讀者來信說，他訂閱的
一份美洲版《大公報》，常常不等他看完就被一位國民黨
老友拿走，並在親友中傳閱，甚至還被轉寄到毗鄰的島國
畢利茲去。

國家重視 蜚聲中外
費公出色的社會活動，在香港各界很有影響，一些駐

港外交官到任後都來拜會費公，許多國際知名的科學家、
專家學者和政界名人抵港，也都以一見費公為榮。費公則
不失時機地向他們介紹國內情況，促進中外友誼，加強溝
通交往。費公還把社會活動與辦報方針緊密結合，靈活運
用，為國家的外交路線服務，取得豐碩成果，得到國家的
高度信任。費斐在文章中談到的周恩來總理在一九六九年
的那次對費公的緊急召見，堪稱是周總理單獨會見他五十
餘次中最典型的一次。

當時的國際形勢和中蘇關係的實際情況都足以說明，
一九六九年蘇軍在我黑龍江珍寶島挑起邊界衝突，只不過
是想借機緩和壓力、擺脫困境，當時東歐各國與蘇聯貌合
神離，不聽使喚；國內是各加盟共和國怨聲載道，日益失
控；而與美國的軍備競賽，則已使冷戰接近熱戰的邊緣。
而此時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已在西歐展開活動，組織對
付美國霸權的力量，更使蘇聯保持霸權地位受到威脅。蘇
聯當局唯恐顧此失彼，急於從內外交困中解脫出來，這才
是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從越南回國途經北京找周恩來
總理會談的真實背景。

柯西金有一個錯誤的判斷，他以為當時中國正值 「文
革」高潮，國內一片混亂，妄想 「乘虛而入」，向中國施
加壓力；未想到周總理堅持原則，當仁不讓，嚴正指出，
中蘇邊境問題的根本，是沙俄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
等條約；要全面解決邊界問題，必須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為
基礎，中國政府才可與蘇聯進行正式談判。然而打錯了算
盤的柯西金仍不死心，竟搞起小動作，單方面宣稱談判進
展順利，妄圖在國際上混淆視聽，製造混亂，繼續向中國
施壓。

怎樣通過輿論來揭露蘇聯這種卑劣的行徑？在此重要
關頭，周總理想到了費公和他主持的《大公報》。

費公奉召趕到北京，直奔中南海西花廳，周總理向他
面授機宜，口述一條電訊稿，表明中國政府在解決中蘇邊
界問題上的嚴正立場。費公立即速記並整理出來請周總理
審定。周總理作了些修改後，十分謙虛地徵求費公的意見
： 「請你再看一下，這樣行不行？」費公表示沒有意見，
剛要把電稿收起來，周總理又抽回稿子對費公說： 「不行
，為了安全起見，這個稿子不能讓你帶走；請你馬上熟悉
一下，把它背下來，回去再默寫，明天就在《大公報》上
登出來。」

（上）

德藝雙馨 至善至美 崔頌明 郭英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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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塗鴉族􀎡街角留痕
文 佳

多倫多中區唐人街近日自發生華人
超市東主因捉賊反被控綁架、傷人及禁
錮等罪名後，人們慨嘆聲未息，又再發
生另一間超市老闆娘因捉賊被打傷，而
警員到場則輕描淡寫把疑犯放走了事的
事件，更令華人社區一片嘩然。

事緣一個黑人女子在該華人超市涉嫌高買，偷約三十
元東西，被老闆娘及兩名女職工擋住，糾纏間黑人女子揮
拳把老闆娘打得鼻青眼腫，女職工也被打傷。兩名警員於
接報後半小時到達現場，向黑人女子問話後即把她放走，
並不檢控，只留下簡單資料，說倘要追究，可自行聘請律
師到法院上訴云云。

許多華人對警員做法表示強烈不滿。警方不是口口聲
聲表示要保障市民的正當權益嗎？開門做生意，光天化日
下被偷被打，警察到場後只聽一面之詞，以證據不足為由
，就無條件讓疑犯離開，真是豈有此理！尤其是把相隔不
久兩宗華人超市發生的偷竊案聯繫在一起，令人懷疑，一
貫安分守己的華人是否得到不公平對待？

超市東主嚥不下這口氣，决定請律師投訴有關警員，
並要求中文傳媒及社區幫助。這次華社各階層表現出罕有
的意見一致，認為應該為受害人討回公道。電視、電台、
報章雜誌全面追蹤報道，有關團體主動聯繫警方，促請妥
善處理，一些目睹事件經過的華人也挺身而出，願意作證
。在強大輿論壓力下，警方終於就此事進行調查，並起訴
涉案黑人女子偷竊和傷人罪。也真 「凑巧」，沒過幾天，
又有一個南亞裔人到該超市偷東西被發現。這一次，警員
接報後十分鐘即趕到現場，隨即控告其偷竊罪，行動迅速
果斷。超市東主認為警員處理手法已大不相同，既然有所
改進，就不再投訴了，只希望警方以後吸取教訓。

當然，事情仍未真正解决。不要說那位捉賊反被控綁
架等罪名的超市老闆仍是待罪之身，眼前華埠商舖面臨的
最大問題，恐怕還是偷竊成風。唐人街由於環境關係，超
市商舖多是家庭式經營，工作時間長，利潤微薄，收入有
限，靠艱苦拚搏才得以維持生計，如果經常被盜白白損失
金錢，將如何經營下去？難怪太太被打的超市東主無奈表
示，雖然幹了十幾年，還是想把生意賣掉算了。

多倫多唐人街是特定的旅遊區，既是中華文化的匯聚
，也是該市多元文化的生動展現。維護華埠的繁榮穩定，
單靠華人的努力是不够的。尤其是警方，能否為華埠創造
一個安定、遠離罪案的環境十分重要。唐人街的商舖經不
起肆無忌憚的偷竊，因為被偷的不僅僅是物品，更主要是
人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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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成
為
中
國
內
地
第
一
條
塗

鴉
藝
術
街
。
作
為
重
慶
市
創
意
產
業
的
重
點
工

程
，
這
些
塗
鴉
作
品
先
由
四
川
美
術
學
院
的
藝

術
家
設
計
好
圖
樣
，
再
由
棒
棒
和
美
院
學
生
按

比
例
放
大
繪
製
在
樓
體
上
；
據
說
正
在
積
極
申

報
世
界
紀
錄
，
希
望
成
為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塗
鴉

藝
術
作
品
。
黃
桷
坪
街
也
因
此
成
為
重
慶
的
旅

遊
新
去
處
。
要
不
是
親
眼
看
到
，
人
們
是
無
法

體
會
到
其
壯
觀
：
一
點
二
五
公
里
長
的
街
道
四

十
多
棟
建
築
，
各
種
塗
鴉
元
素
在
一
棟
棟
樓
房

間
自
由
轉
換
、
跳
躍
—
—
從
線
條
到
抽
象
的
符

號
，
從
卡
通
形
象
到
具
體
的
人
物
形
象
，
其
中
交
集
着
各
式
廣

告
招
牌
及
有
中
國
特
色
的
街
道
宣
傳
口
號
，
仿
如
愛
麗
絲
夢
遊

仙
境
一
般
。

深
圳
也
有
幾
處
不
錯
的
自
發
式
塗
鴉
勝
地
，
如
洪
湖
公
園

外
布
吉
河
河
岸
以
及
沙
河
西
路
的
河
岸
等
。
有
學
者
認
為
，
對

其
最
好
的
保
護
就
是
保
持
其
草
根
色
彩
及
原
創
精
神
。

面
對
西
風
東
漸
的
塗
鴉
藝
術
在
內
地
的
興
起
，
福
建
師
大

美
術
系
青
年
教
師
沈
野
有
其
獨
到
的
見
解
。
他
認
為
這
正
是
中

國
改
革
開
放
文
化
藝
術
領
域
多
元
化
的
具
體
體
現
。
福
建
一
位

資
深
媒
體
人
指
出
，
都
市
有
關
部
門
應
將
街
頭
塗
鴉
創
作
納
入

統
一
管
理
，
使
塗
鴉
族
在
創
作
過
程
中
有
章
可
循
。
他
建
議
可

開
闢
一
定
的
場
所
供
﹁有
執
照
﹂
的
塗
鴉
愛
好
者
創
作
。
同
時

每
年
舉
行
﹁塗
鴉
比
賽
﹂
，
從
思
想
、
審
美
、
藝
術
等
方
面
進

行
評
比
，
以
便
讓
這
門
新
興
的
藝
術
持
續
健
康
地
發
展
。

華埠經不起􀎠偷􀎡
姚 船

德高望重 風範千秋
──紀念費彝民先生誕辰一百周年

方 凌

費彝民先生（一九○八至一九八八）


